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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荆花开
清华大学1981级暨1986届毕业30周年纪念专刊

走出摇篮 30年
热 1  周一工

清华人的社会角色历来是多元的，尤其是在社会日益多元化的今天，从国家主席到

流浪歌手，没有清华人不能干的。但是那句老话，“清华是工程师的摇篮”，用在我身

上是最贴切的。

回顾半世人生，最幸运的事情就是从 16 岁到 21 岁的青葱岁月在清华园度过。5 年

的清华时间，让一个懵懂少年成长为一个有社会责任感和职业技能的青年。那个时候，

我们如饥似渴地学习，也如饥似渴地感受生活。我们阅读三毛，探求人格的独立；阅读

琼瑶，追寻爱情的真谛；唱王洛宾的歌，歌颂人生的绚丽。现在看来有些幼稚，但当时

却是成长中必不可少的课程。清华先贤们的灵魂陪伴着我们，一教背后陈寅恪先生所书

的王国维先生纪念碑，那旁边的石凳是我读书的地方。清华的教育是严苛的，但清华的

师长是慈爱的。杨瑞昌老师是我们的班主任，五年来一直呵护着我们成长，如兄如父，

有些对我们的要求当时可能觉得是一种管制，多年以后才体会到，那是实实在在的关爱。

几十年来，我一直记得郑恰余老师给我们上的一课，在课上郑老师提出了一个问题：“我

们为什么要掌握先进的技术？”郑老师带学生到电厂实习，看到电厂锅炉燃烧过程中结

焦严重，操作工人用钢钎打焦时由于锅炉强烈振动而严重受伤，四根手指被齐根削去，

看到这样的手，我们的心在滴血，我们是可以用自己所掌握的更先进的技术让锅炉不结

焦或少结焦，或用机械的非人工的方式除焦，这样就可以使操作工人免受伤害。结论是，

我们掌握先进的技术是为了人！让更多的人有尊严地工作和生活！谢谢郑老师，这一课

我会记一辈子。

就我的职业人生而言，清华是一个温暖的摇篮。在起步阶段，有一个适合我们成长

并迫使我们成长的环境。但是，我们是在摇篮中自我生长，不是被抱着长大的，被抱着

是长不大的。

离开学校后，我进入一家大型装备制造业国有企业上海锅炉厂工作，开始了自己的

工程师生涯。上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的装备制造业还很落后，与世界先进水平差距很大。

因此，我们走出摇篮，开始拄上了洋拐棍。80 年代，我们引进了 300MW、600MW 亚

临界电站装备设计制造技术，2000 年前后，我们又陆续引进了 600MW 超临界、1000 

MW 超超临界、大型循环流化床锅炉、重型燃气轮机、1000MW 级核电常规岛等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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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电站装备设计制造技术。在引进技术的基础上，通过消化吸收和二次创新，我国的电站装备制

造业水平连上了几个台阶，达到了与世界先进水平比肩的高度。同时，改革开放 30 年多来，电力工

业基本保证了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高增长，这其中大型电站装备制造业做出了很大贡献。这

期间，我主要从事大型电站锅炉的调试工作，先后赴美国、法国、澳大利亚、德国培训和学习，担

任了 135MW 超高压中间再热循环流化床锅炉等项目的主任设计师。

 随着中国电站装备制造业的不断进步，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越来越小。在这种情况下，引进

技术的成本越来越高，限制也越来越多。2000 年前后我们对 600MW 超临界、1000 MW 超超临界、

重型燃气轮机等的技术引进所花的代价比 80 年代引进 300MW、600MW 亚临界电站装备高得多，

对出口、使用年限、技术改进等的限制却多得多。另一方面，随着我们与世界先进水平差距的减小，

发达国家已经没有多少现成的技术可以转让给我们了。所以，无论是内在因素还是外在因素，都要

求我们扔掉洋拐棍，走自主创新的道路。

近两三年来，我国 300~600MW 超临界循环流化床锅炉等一批自主研发的大型发电装备相继投

运。尤其是 2015 年底，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世界首台 1000 MW 超超临界二次再热发电机组成功投运，

标志着我国在大型发电装备制造业领域已经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

在此期间，我担任科技部“十二五”国家科技重点专项（洁净煤专项）专家组专家和上海电气

电站集团副总工程师，参与了 1000 MW 超超临界二次再热发电技术国家科技支撑计划立项及科研推

进的组织管理工作。

记得 1998 年回清华看望师长，拜访了我们热能工程专业的创建者之一、德高望重的冯俊凯教授。

冯先生当时已经 70 多岁了，他对电站装备行业当时引进技术一统天下、普遍缺乏自主创新能力的状

况非常担忧，详细询问了行业发展情况，并关心我个人的工作和生活状况。临别前，冯先生为我题词。

18 年了，我一直珍藏着，并经常拿出来看一看，警醒自己。我想，通过我们这一代人的努力，随着

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世界首台 1000 MW 超超临界二次再热发电机组成功投运，我们可以告慰冯先生

的在天之灵了。

近年来，因为工作的需要，我开始分管核电和新能源的技术工作，并从事节能减排和智能制造

方面的研究工作。参加工作以后，我共发表了各类专业论文 80 多篇，同时担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科

学技术奖评奖专家、中国机械工业科学技术奖评奖专家、上海市科学技术奖评奖专家、国家综合评

标专家、中国动力工程学会副秘书长、中国动力工程学会学术工作委员会委员、中国动力工程学会锅

炉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动力工程学会核电专业委员会委员、上海市节能协会理事、上海科技发展

重点领域技术预见专家、上海电站装备材料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秘书长、上海理工大学客座教授等。

30 年来，从助理工程师，到工程师，到高级工程师，到教授级高级工程师，也担任了一些管理职务，

别人对我的称呼一直在变化，但我最喜欢的还是那个从摇篮里带出来的称呼：“周工”。

最后，向母校报告：毕业 30 年来，热能一班 30 位同学一直在阳光下健康、快乐地工作和生活，

为国家的强盛和世界的美好贡献自己的力量。其中三分之一在国外，三分之二在国内。在国内的同

学一半从事与本专业相关的工作，另一半分布在其它各行各业。我们相约，再过 30 年，一个也不能少。


